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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尔罗之中国到中国之马尔罗 

——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王茜，刘和平 

 

摘要：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诸多作品及个人经历都与中国有着紧密

的联系，其笔下的“革命中国”在西方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尔罗及其描写中国的作

品在法国享有盛誉，然而在中国却未曾引起广泛关注。如此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

么？本论文采用描述性翻译批评方法，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借用译介学、翻译操控理论

与接受美学理论，旨在通过对马尔罗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接受情况的梳理与分析，探

寻这一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家在译入语文化（中国）中形象的传递与树立，进而研究翻译活动

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马尔罗 形象 翻译 文化  

 

 在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的文学世界中，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方的诱

惑》、《征服者》以及《人的状况》
1
三部小说都以中国为背景。尤其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

《人的状况》，给作家带来极高的文学声誉，也让作家笔下的“革命中国”深入人心。在法国

读者眼中，马尔罗这个名字是与“中国”紧密相联的。除大量涉及近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外，马

尔罗的政治生活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965 年他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华，为中法建交

开路，其文学式自传《反回忆录》中有大段关于此次访问的描述，受到读者关注。美国总统

尼克松在访华前还曾邀请马尔罗到白宫询问其关于中国的看法。可见马尔罗之于中国在西方

的重要性。作为与中国有关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有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不仅如此，马尔罗作

品具备独特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马尔罗可谓名声显赫。 

                                                        
1 《人的状况》（La Condition humaine）有多个中文译名。本文除涉及具体书名外均统一使用“人的状况”指

代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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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热情有增无减。法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在

中国都得到了译介，并且拥有相当的地位。而马尔罗，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在创造了“中国革

命神话”的作家，一个拥有传奇人生经历且部分与中国相联系的作家，一个逝后与伏尔泰、 卢

梭 、雨果 、大仲马等世界级大家同样葬入先贤祠的作家，本应在中国也获得一定的知名度。

然而事实上，马尔罗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就连学术界的研究也很有限。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尔

罗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与分析，从译介学与形象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矛盾”现象进行

解析。 

1． 马尔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马尔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如下表所示： 

法文题目 法国出版时间 中文题目 译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Les Conquérants 1927 
中国大革命序曲 王凡西 上海金星书店 

1938 

La Voie royale 1930 
王家大道 周克希 漓江出版社 

1987 

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 
人的命运 李忆民、 

陈积盛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8 

Les Conquérants 1927 
征服者 郎维忠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 
人的状况：1927

风云 

杨元良、 

于耀南 

漓江出版社 
1990 

L’Espoir 1937 
希望 丁世中 重庆出版社 

1992 

La Voie royale 1930 
王家大道 周克希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 
人的境遇 丁世中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 

Antimémoire 1967 
反回忆录 钱培鑫、 

沈国华等 

漓江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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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usée 

imaginaire 

1946 

 
无墙的博物馆 – 

艺术史 

李瑞华、 

袁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1 

表 1. 马尔罗作品翻译出版统计 

另：其它相关出版物 

 

书名 作者 译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马尔劳与中国 刘述先 
 1981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马尔罗研究 柳鸣九、罗新璋 
 1984 

漓江出版社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

中国文化 

  200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尔罗传 
Jean-François Lyotard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蒲北溟 
2000 

东方出版社 

马尔罗世纪传奇 
Jean Lacouture 

让·拉古图尔 

田庆生 
2004 

花城出版社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秦海鹰 等 
 2008 

上海人民出版社 

表 2. 马尔罗相关作品出版统计 

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主要作品都有出版，但出版量、发行量、印数及复译数量都有限。 

 从 1928 年到 2008 年，马尔罗最重要的作品在中国皆有译介，但书的发行量很少。在十

本出版小说中有六本出版于 1997 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般书店找到

这些书。至于其它四本，仅《反回忆录》（2000）与《无墙的艺术馆—艺术史》（2001）出版

于 21 世纪。也就是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部马尔罗的中译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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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克希译《王家大道》是唯一被两次出版的译本。《人的状况》共有三个中译本，《征服

者》有两个。相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作品，这样的重译数量并不多。1985 至 1986 年间，杜拉

斯的《情人》就有 6 个译本；而《小王子》从 2000 年到 2006 年共有 20 多个译本。 

 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与《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都是专用于出版翻译

作品的平台。然而马尔罗的译作仅在这些期刊上出现过一次
2
。 

其次，作品大多含在“丛书”中出版。 

 十本书中六本是收录在出版社推出的某“丛书”中出版的，如“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世

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丛书是出版社向市场推出多种新作品的重要

形式。出版社往往会根据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再出版某位作家的专著。马尔罗作品大多始

终含在丛书之中。其它独立出版的作品都是影响力较小的出版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

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大。 

第三，总体来说，译介情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我们可将译介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部作品出现于 1938 年，与马尔罗当时的文学创作几乎同步。第二阶段，

此后的五十年间，可以说马尔罗在中国完全处于被忽略遗忘的状态。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 1984 年《马尔罗研究》出版之后，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达到了它的“高潮”，其中

1987-1990 间出现了四个译本。第四阶段，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尤其在 2000 年后，出版作

品转到了小说以外的作品类型，如论文、散文、艺术史及传记，带来了对作家新的关注。 

2． 译者笔下的马尔罗形象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2004）认为，翻译、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

剧、拟作、编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

式”。而且“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并且是对文学

                                                        
2 宁虹译《西方的诱惑》，载于《世界文学》200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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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操控，从而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谢天振，2007：191）而操控

还受其它因素影响，是赞助人、译入语境中的文化观念、权力话语以及译者意识形态共同作

用的结果。一部作品的接受是不同改写形式在社会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范畴内综合作用的结

果。因此，这诸多改写形式的执行者，即“改写者”，都对作品的接受起着操控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形象取决于这一系列的改写操控

过程。译者作为改写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译者”并不仅仅限于将作品从译出语转

换成译入语的人，更应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译者、编纂者、编译者等都属于本小节研究

的对象。翻译也绝不是个人行为。在市场背景下，赞助人、预定读者、出版形式、翻译及出

版计划等都是研究翻译行为不可忽略的因素。从译者的角度对马尔罗形象的研究，一方面着

眼于分析译者在译入语文化中树立出了一个怎样的马尔罗形象；另一方面结合译入语多元系

统各要素探寻译者的翻译动机与意识形态，即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95）所说的“译

者视角”。 

2.1. 建国前 

1938 年王凡西翻译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即《征服者》）是第一部，也是建国前唯一

一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尔罗作品。 

 1937 年 11 月-1941 年 12 月，上海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以租界为阵地展开抗日活动，这

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以及翻译文学作品，称为“孤岛文学”。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

有近百种外国文学作品在上海翻译出版。《中国大革命序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译

者对原题目所进行的改写多少可以揭示出作者的意图：需要强调小说的主题是 1925 年发生

的中国大革命。 

2.2.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张严格区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学。“所有文学作



 6 

品都应遵循阶级原则”，“文学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活动都处

于严格的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之下。1956 年，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进入中国。但由于马尔罗的作品中所

表现的中国革命具有一定的文学虚构，有故意歪曲和误读中国革命之嫌，因此使得他的作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被中国译界关注。 

 马尔罗的名字第一次在新中国文化界露面是在 1962 年 4 月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上

刊登的《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在编者注中，马尔罗被定性为反面阶级的代言人，是“政客”、

“资产阶级著名学者”；“马尔罗的人生观是颓废的悲观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马尔罗的文艺思

想在法国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家行列里，有特殊的代表性”
3
。随着马尔罗政治上的活跃，六十

年代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也出现了关于《征服者》的评论，在这里马尔罗被说成是“侈

谈革命，并以此伪装进步”，实际上是“主张反革命”，“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的真象”。他描写中

国，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捞到了在法国文化界‘发迹’的资本”
4
。 

 1965 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马尔罗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华，为中法建交开辟道路。但仅一

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致此后十年间也未曾有过与马尔罗相关的出版物面世。 

2.3. 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中期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局面得以改善。到 1981 年，一本

在香港出版的文选集《马尔劳与中国》打破了多年的沉寂。编者刘述先选择了马尔罗与中

国有关的作品节选以及评述。然而此书一直未在中国大陆出版。直到 1985 年，端木正在《法

                                                        
3 牟来著，裘士莪译，《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摘译自《二十世纪的文学与基督教》），载于《国外社会科

学文摘》，1962 年第 4 期，第 22-28 页。 

4
 《光明日报》1962 年 9 月 3-4 日；参见杨志棠，《怎样理解<人的状况>》，载于《外国文学

研究》，1982 年第 4 期，第 111-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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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发表介绍性文章《读刘述先著〈马尔劳与中国〉》，才对该书作了简要介绍。八十

年代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关于马尔罗的声音是柳鸣九和杨志棠等几位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

学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马尔罗研究的文章。1984 年漓江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

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马尔罗研究》，这本 500 多页的研究资料集是“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资料丛刊”中的一部。它从各个方面对马尔罗进行了引介。选编者柳鸣九（1984：1）认

为： 

马尔罗是当代法兰西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同时也是当代法国政治舞台

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它在上两个领域里的重要性构成了马尔罗的历史地位。这

种重要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又更多一层意义，因为，长期以来，马尔罗被认为

是中国 1927 年革命的参加者，他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两部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

而在中法建交后，他 1965 年以戴高乐将军的特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会见了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此后，他又在促使中美建交的过程中，起过良好的

作用。 

由于以上双重的原因，研究马尔罗的这一课题，早就该提上我们的日程了。  

他指出，马尔罗是左翼作家、社会活动家、反法西斯斗士与英雄。虽然他的小说有不真

实的缺陷，没有写出真正的中国革命者，但他同情、赞助、支持中国革命的立场与态度值得

肯定。很显然，柳鸣九在这里已经操控出一个正面的马尔罗形象，并且为马尔罗所描绘的中

国形象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与解释，以便中国读者接受。这些观点无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此

后的“马尔罗”译者对“马尔罗”的“改写”，为后来马尔罗作品引介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在《马尔罗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元良、于耀南译《人的状况》、郎维忠译《征服者》

的节选。同样是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包括两部马尔罗小说：《王家大道》

（1987）与《人的状况》（1990），柳鸣九还分别为这两部小说写了序言。可以说，以后几部

马尔罗中译作品的出版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联系。这些译者的视角也就存在一定的共同之

处。 

对于译者视角的研究，出版物中的译者序言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这几部译著的序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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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的语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观点与柳鸣九的观点一致。一方面，他们认为： 

在马尔罗的文学创作中…..人生哲理、文学创作、精神气魄、业绩功勋浑然

一体，不说文学史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作家寥寥无几，就是人间英杰能如此开拓

的，亦为数不多……马尔罗的作品发人深思、令人感奋的所在就在于此，马尔罗

的意义、马尔罗的杰出也在于此。（周克希，1987：16） 

另一方面，尽管书中对中国历史的描写存在不实之处，但却写出了历史的本质。“它既是

写中国革命，又不是写中国革命。……我们不能把马尔罗经历中的所有这些“中国成分”看得

过于重要”（杨元良、于耀南，1988：9）。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优秀的作家、思想家、杰出人物的马尔罗。  

2.4. 九十年年代后期至今 

 沉寂十年之后，1997 年起我们又看到马尔罗作品的出版。该时期的文化政策更加宽松。

周克希译的《王家大道》再次出版。丁世中重译了《人的境遇》，在前言中，丁世中（1998：

3）指出： 

与其说《人的境遇》是一部政治小说，毋宁把它看做一本哲理小说。有了这种

基本理解，就不难明了书中的偏颇、失实以至某些扭曲之处，而不必过分拘泥

于细节。另一方面，马尔罗无疑对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怀着

同情心，后来他在文化部长任上曾积极推动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旁证。 

   较之过去的评论，译者没再谈及作者的阶级立场，同时避免将小说与政治相联系，更多

强调的是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意义。此外，原有的伟人、反法西斯战士、

政治家形象得到了减弱。 

   我们还注意到，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的马尔罗及其相关作品并不仅限于小说，而扩大到

了其它形式：传记、艺术等。这样的现象客观上也让马尔罗的形象跳出“描写了中国革命的

西方作家”的局限。在马尔罗诞辰百年之际出版的中译本《反回忆录》里，译者钱培鑫（2000：

10）在十页的序言中简要介绍了马尔罗的一生及作品。指出马尔罗首先是一个大作家。他

的伟大在于“才华出众、著作等身”，更在于其“非凡的人格、传奇的经历和对祖国人民的忠诚”。

在这里，译者强调的是马尔罗在法国的重要地位以及杰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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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动荡的 20 世纪，中国对马尔罗的译介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随着历史背景文化

语境的巨大改变，译者的视角也处于变化之中，这些视角是与各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不同的标

准是紧密相连的。总的来说，不论在哪个时期，马尔罗所描写的革命中国始终是译者选择或

排斥这个作家的重要原因。译者选择一个文本进行译介，出发点必然是译者认定文本对译入

语文化具有某种价值，希望将这种价值带入到译入语文化之中。马尔罗这样一个作家在中国

译者眼中的价值，首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以及他本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3．读者眼中的马尔罗形象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一部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是由作品的接受者来完成的。探讨一部作

品的美学价值应从两个层面上讨论：作品产生的效应与作品的接受。前者是由作品本身所决

定的，后者就是由读者来完成。 

首先应该清楚谁是读者。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接将读者简单定义为阅读作品的人。由于涉

及到翻译，文本的传递过程是：作家-译者-读者。译者不仅仅是文本的阅读者，还是将文本

重新表达、传递给译出语读者的人。译者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他阅读文本的目的不是满足个

人的阅读需求，而是要改写、传递文本。在这里我们可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者”的概念对译

者这一环节进行定义。因为对文本进行改写的人不仅仅是译者，还涉及赞助人、编辑等其它

对文本进行过这样那样改写的人。经过“改写”后的译本的最终指向者是读者。也就是说，译

者这个特殊的读者不属于本小节分析的范围。读者是指文本的最终接收者，是文本传递链条

的最后一环。 

读者分为普通读者与研究读者。普通读者阅读作品的目的往往是个人的，为满足个人文

学享受上的要求。研究读者指评论者、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他们阅读的目的在于工作、

研究与学习。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有明确的阅读目标。此外，评论者与研究人员通常

会将自己的成果出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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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普通读者 

 尽管马尔罗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翻译成中文，对一般中国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位陌生的

作家。马尔罗作品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出版也从市场的角度反映出读者对他的忽略。车槿山

（2008：119）在分析《人的状况》时也指出，仅仅在该小说发表一年后，戴望舒就发现了

他的重要性，意识到它的关键问题。然而，翻译成汉语的《人的状况》没取得什么成绩，作

者从未被广大读者了解。
 

 可以说，马尔罗并没有被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部分从未听说过

马尔罗这个名字。即使知道，读过其作品的人也不多。这和上一部分提到的极少的发行量有

直接关系。  

    对于马尔罗不被中国读者接受的原因，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台湾学者陈恒杰在《革

命者与业余小说家：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文中从作品本身的角度解释了

马尔罗为何没在台湾引起关注的原因，这其实也是马尔罗没在中国大陆引起关注的原因：首

先是词句和情感的错综复杂，作品很难被翻译成中文；其次作家关于人类命运，尤其是死亡

的思考，过于脱离中国的思想；最后马尔罗的视角、反应、感受的方式都是西方的模式，不

易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蔡淑玲，2008：172）余斌（2001）在《安德烈·马尔罗在中国的命

运》一文中主要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对马尔罗在中国遭到冷遇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指出，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八十年代马尔罗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时，经历了长期政治话语控制的中国

读者对于历史、革命等题材的作品已经失去了兴趣，而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世界。尽管马尔

罗的作品实质上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想，然而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体裁的“雄浑的文学”

并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余斌，2001：185-186）
 

3.2. 研究读者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共收录 42 篇与马尔罗有关的论文。我们按时间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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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内容对它们进行分类，如下图所示：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2000-2007 总计 

总体介绍 0 0 2 0 2 4 

作品评论 0 0 3 4 5 12 

研究 3 0 2 12 9 26 

 3 0 7 16 16 42 

表 3. 期刊发表与马尔罗相关论文统计 

研究界对马尔罗不多的关注主要来自法国文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研究者。文章出现最多

的期刊分别为：《法国研究》（13 篇）、《外国文学研究》（5 篇）、《当代外国文学》（4 篇）。

和作品的译介情况一样，论文的发表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虽然总体来说研究不多，我们

仍能看到近年来，研究有增加的趋势。2005 年有一篇博士论文发表。2006 年一篇硕士论文

中有专门论述马尔罗的章节。2005 年“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并出版了

会议论文集。 

按照上表的分类，我们来对这些为数不多的专业读者反馈进行分析。 

四篇总体介绍类的文章不具有研究深度，我们在这里略过不谈。作品评论指专针对某一

部作品的文学评论。其中，《人的状况》是谈得最多的小说，共有 6 篇评论。马尔罗其它在

中国出版的小说均有一至两篇评论。这些评论中除一篇专谈《王家大道》中的叙述体之外，

其它都着重分析小说的背景与思想。这些评论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三篇，包括柳鸣九作《超

越于死亡之上—评马尔罗<王家大道>》与《中国革命与马尔罗哲理—对<人的状况>基本内

容的若干说明》。柳鸣九的这两篇评论作为编者序分别被收录在了上节中提到的两部“法国二

十世纪文学丛书”的小说中。上一小节中我们对柳鸣九的主要观点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

赘述。另一篇是杨志棠作《怎样理解<人的状况>？》（1982），这也是期刊上最早发表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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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发表六年后小说的中译本才与中国读者见面。杨志棠

（1982：111）首先否定了先前存在的对马尔罗的两种观点：  

六十年代初，中法建交以前，当时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曾被作为“戴高

乐智囊团的头面人物”而遭到攻击……可是近年来，小说家的地位忽然得到“改

善”，《人的状况》被说成是“一幅形象描绘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反映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壮丽画卷”，小说里“跳动着马尔罗对中国革命的

一颗火热的心”。……《人的状况》的主题就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

派互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血腥罪行，描绘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英勇斗

争，讴歌他们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杨志棠（1982：111）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偏激。对马尔罗的攻击是政治偏见的主

观观点，而将《人类状况》视作对中国革命的“讴歌”，这也难以让中国读者在情感去接受。

作者承认人类小说是一本描写了中国革命真实事件的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必然会引起人们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需要将小说混同于记实报告，需要以另一种观点去读。 

可见，在评论马尔罗的文学作品时，“中国”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研究方面，我们可把与马尔罗有关的学术研究按领域分为以下大类：文学（8 篇论文）、

艺术（9）、中国形象（7）、其它（2），共计 26 篇论文。文学类指专门回答文学方面问题的

论文，文学批评、对作品的理解等。多数论文是在研究某个文学流派时提及马尔罗，并无专

门论文。在本文中，艺术类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成为一个研究重点。马尔罗如何看待中国、描

写中国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角度涉及比较文学、形象学，马尔罗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跨

文化研究的视野。事实上，从刘述先的《马尔罗与中国》开始，“中国”已成为在中国谈到马

尔罗时不可不谈的关键词。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

注，研究形式多样：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研究论文集、研究专著等等。如《法国作家

与中国》（钱林森，2001），《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钱林森，2004）、《龙的

幻象》（周宁，2004）等跨文化研究专著都有专门论述马尔罗的章节。尤其是 2005 年的“马

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对马尔罗的研究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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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来说，中国读者对马尔罗采取了忽略的态度。缺乏历史根据的中国形象在读者的

阅读过程中始终是一种障碍或顾虑，西方传统话语中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让读者无法仅仅将

作品看作是纯文学或哲学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就趋向于澄清这些变形的形象与

歪曲的事实，号召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文学与哲学价值上来，而不是一味否定这

个失真的形象。另一方面，今天的马尔罗的研究者很多把马尔罗作为研究异域中国形象的典

型例证来分析，成为马尔罗研究的新领域。 

综上所述，在马尔罗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符号化意象的中国。正如法国学者莫

尔威斯凯( Morzewski, 2001: 203)所分析的，尽管小说中地理与人物的中国参照都极其贫乏、

缺乏事实根据，小说中的异国情调与旧式话语却成功地构建出一个符合西方想象的中国。这

样的中国在让法国读者熟悉而易于接受的同时，中国读者却坚持根据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探

寻描写的真实性。马尔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及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没能让马尔罗在中国占

据有影响力的地位。 

 结合操控理论与接受美学理论，我们认为，外国作品的翻译与接受不仅取决于内部文本，

同时与外部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可接受的翻译是将外国作品传递并使之渗入到接受多元系

统中的。”（Berman, 1995：58） 我们的翻译学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

与接受过程是文本内容、翻译的操控、读者期待、译入语文化历史背景、主流意识形态等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个翻译文本则是在多元系统各要素的影响下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这

些选择影响并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操控以及译本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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